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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村庄之美，门前楹联成风景；
铸精神之魂，笔下乡风润民心。

近日，荆州八岭山镇一道独特
的风景引人注目：近三公里村路沿
线，132 户农家门前，镌刻着金色大
字的红色楹联整齐悬挂，在冬日下
熠熠生辉。这并非年节时的临时装
扮，而是当地精心打造“楹联文化
村”的常态举措。这些楹联，告别

“千篇一律”，追求“一户一韵”，依据
每个家庭的家风传承、职业特点量
身定制，成为了农户独特的“文化
身份证”。

这一创新实践，生动诠释了如
何以楹联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媒介，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深沉而
持久的精神力量，实现从“塑形”到

“铸魂”的升华。
以文化人，让传统瑰宝成为滋

养人心的“源头活水”。美丽乡村，
美在环境，更美在人文。八岭山镇
的做法，其深刻之处在于超越了将
传统文化作为点缀或景观的层面，
而是让其真正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
与精神世界。荆州区诗词楹联学会
组织联家深入农户家里开展“文化
普查”，努力挖掘每家每户的“文化
基因”，将“工匠精神”“耕读传家”

“孝悌仁爱”等抽象价值理念，转化
为悬挂于门楣之上、日日可见的具
象楹联。

当“克勤克俭、惟读惟耕”成为
家门口的座右铭时，便以一种温和
而坚定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引导着
家人的言行，涵养着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与淳朴民风，实现了“以文化
人”的浸润式治理。

激活主体，使村民从“旁观者”
变为文化传承与乡村建设的“主人
翁”。“一户一韵”的关键，在于“韵”
从每家每户自身而来。这个过程，
不仅是文化内容的定制，更是村民文
化主体意识的唤醒。通过促膝长谈，
梳理家训、畅想生活，村民在参与中
重新审视并珍视自身的文化传承。

当承载着自家特质与期盼的楹联悬挂门前，
它不仅是家庭荣誉的象征，更是一份无声的承诺
与激励，促使村民更加自觉地维护庭院的整洁、参
与村里的公共事务，从“要我做”转向“我要做”，从

“被动管理”转向“主动治理”。大红的楹联，如同
一颗颗文化的种子，在村民心中生根发芽，凝聚成
乡村振兴最宝贵的内生动力与主体活力。

赋能产业，为乡村振兴探索“文化+”的可持续
发展路径。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文化振兴是根魂
所在，亦能成为产业兴旺的催化剂。八岭山镇将
楹联文化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紧密结合，通过举
办相关文化活动，推动静态文化展示向动态文旅
体 验 转 化 ，促 进 文 化 价 值 向 经 济 价 值 延 伸 。
传统文化赋能乡村建设，让文化不仅滋养精神，也
能创造价值。当独特的“楹联文化村”成为乡村旅
游打卡地，当楹联定制成为可参与、可体验的文旅
项目，当楹联元素融入地方特产包装，传统文化才
真正地“活”了起来，转化为促进就业、增收致富的

“软实力”与“新引擎”，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
统一，为“以文兴业”提供了可操作的现实样本。

从统一标语到“一户一韵”，从环境整治到文
化铸魂，八岭山镇的实践表明，美丽乡村建设迈
向深处，必然呼唤文化建设的深度融入。当地以
楹联这一承载着千百年智慧与审美的小小载体
为抓手，成功探索出一条激活传统、赋能当代、联
结个体与集体的路径。振兴乡村文化，贵在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贵在贴近泥土、贴近人心。

唯有让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融入乡村肌理，唤
醒村民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才能为广袤的乡土中
国铸就不可替代的文化之魂，绘就形神兼备、永葆
生机的振兴图景。

古镇关沮口的大年，被一场龙腾虎跃
燃至酣畅。镇域周遭的叶儿河、藤子头、冯
儿岗子等田野乡间里，关沮村的龙灯已在
时光长河中舞动百年，叮咚锣鼓绵延不
绝。此俗溯源有本，相传老龙负气错降暴
雨，致长湖大水漫漶，生灵受扰，终获罪被
斩。乡民感其灵韵，念其过往，建龙王庙
奉祀，扎九节金龙敬香火以祭，礼俗渐成
范式，世代相沿至今。这龙灯从非寻常民
俗展演，是用稻草、青布与丝线织就的乡
村史诗，是一代代手艺人以匠心镌刻的文
化基因，更成了流淌在关沮人血脉里的精
神图腾。20 19年初夏，应谢大祥先生之
邀，参与编纂《立新乡志》。乡域内搜集

“社会风土”类目史料时，来到关沮村。我
拎着苹果、西瓜伴手礼，和主创一行三人，
登门拜访鲐背之年的曾凡清老爷子。老
人生于1928年，身为建国初期的老干部，
伴随共和国成长。虽年逾九旬，但谈吐通
透，思路明晰。龙灯百年流转的光阴轶
事，烂熟于心。关乎龙头扎制、龙衣染织
与龙舞演绎的枝细末节，在娓娓道来的氤
氲气息里渐次清晰，演绎成一幅鲜活立体
的民俗长卷。

“半是人家半是水，半是帆樯半是街”
（叶继程诗句），关沮村名依关沮口半边街
而来。民国年间，偎湖而居的关沮村，仍浸
润在农耕文明的温润雾气中。彼时的龙
灯，是草把子龙，九节龙身皆以金黄稻草捆
扎而成，漂亮的说法叫本真质朴，实质是因
为生活窘困。收割后的稻草，骄阳下散发
着丰收的喜悦。老人眯着眼，喝了一口凉
茶，继续讲述：草龙制作全凭手工匠心，村
民从稻田精选纤长柔韧的谷草，经晾晒去
潮、熏蒸防虫后，以竹篾扎成工字形骨架，
再将稻草一圈圈缠绕编织，从龙头的眼、
角、须，到龙身的每一节草把，凝萃了乡人
的巧思与聪慧。这类草把龙灯在江汉平原
并不鲜见，明末清初便已在水网湖区流传，
既是百姓辞旧迎新的岁时仪式，亦是驱疫
禳灾、祈愿平安的信仰寄托。

关沮龙灯队创始人，是曾凡清老人的
祖父曾天锦。这位乡间艺人，用饱经风霜
的双手，赋予干枯稻草鲜活之灵性。老人
说，爷爷扎制的龙头神形皆俱，竹篾弯曲弧
度拿捏精妙，龙须取细长稻草丝细细梳理，
齐整顺滑，舞动时随风轻扬，宛若真龙吐
息。那时的龙灯表演无繁杂套路，却藏着
最原始蓬勃的生命力。每逢春节，一人擎
龙珠引航抖擞，九名壮汉各执龙身，伴锣鼓
铿锵穿行于古镇渡口、码头、村落。草龙时
而蜿蜒游走，时而盘旋翻身，商户老板奉上
香烟糖果，祈生意兴隆；襄河堤边泊船人家
递上干鱼干虾，求航行顺遂；村民则向龙身
撒掷大豆芝麻，盼龙神携灾祸远去。稻草
混着泥土的清芬、锣鼓的铿锵节奏、乡人的
欢笑声，交织成民国年间关沮口最动人的
年节图景。元宵节过后，经一春舞动的草
龙便在龙王庙前焚祭：火龙腾空，龙魂升
天。来年再以新稻重扎，恰似庄稼枯荣轮
回，岁岁延续生命希望。

建国前后，关沮村龙灯迎来首次蜕变，
草把龙蜕变为十一节布龙灯。这一转变不
只是材质更迭，更印刻着时代变迁在民俗
文化上的痕迹。新任龙头传承人陈祖荣，
未循稻草质朴旧制，转而选用更具质感的
布料作龙衣。老人记得，龙衣原料是村民
自家手纺白布，厚实透气，为让龙身显沉稳
青韵，陈祖荣巧借荆楚千年植物染晒技艺，
以乡野树果为染材调色。

那些染色用的树果，多是乡间常见的
青柿之类，未成熟时饱含单宁酸，是天然优

质染料。陈祖荣牵头村民采摘青果，以石
臼捶捣成泥，滤出青涩汁液，将白布入锅与
果泥同煮。染好的布料经反复晾晒，阳光
与单宁酸发生奇妙反应，青色愈发温润醇
厚、持久稳定，终成独特的青布脊龙衣。

十一节布龙较九节草龙更长，舞动时
气势更恣狂傲娇。陈祖荣制龙头以竹篾扎
骨，外蒙染好的青布，龙角削竹片裹布塑
形，龙眼缝黑色布料点缀，炯炯有神，尽显
威严。表演时，龙头引龙身于村落晒谷场，
演绎“拜四方”“穿三门”等招式，东拜东岳
大帝，南拜南海观音，西拜西方如来，北拜
北斗七星，每一套动作皆承载村民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的殷切祈愿。布龙问世，让关
沮村龙灯表演更具观赏性，也让这门手艺
借材质升级更好传承。

1958 年，人民公社成立。关沮村龙
灯迎来最华丽的革新，二十一节绣花龙灯
横空出世。这一年，龙头传承之责交予陈
德新，这位心灵手巧的艺人，在青布龙衣
基础上添精刺绣花工艺，让龙灯从实用民
俗道具，跃升为兼具审美价值的艺术珍
品。二十一节龙身较以往更长，需更多
人手参与表演，龙舞玩法与技巧亦愈发
成熟鲜活，成就关沮村龙灯发展史的鼎
盛时期。

绣花龙衣制作工序繁杂精细，先择染
好的优质青布，由村中妇女合力绣花，五彩
丝线在龙身、龙鳍、龙尾绣云纹、水纹等纹
样，针脚细密匀整，色彩艳丽鲜活，龙灯舞
动时流光溢彩，尽显灵动华贵。龙头制作
更求精益，竹篾骨架愈发精巧，除传统眼、
角、须外，新增诸多装饰细节，龙舌以红布
裁制，龙齿用白丝线勾勒，威风凛凛，气势
凛然。陈德新还改良龙身连接方式，以结
实麻绳与竹圈衔接二十一节龙身，兼顾表
演时的灵活度与连贯性。龙头在曾祥富
的掌控下，稳稳地向上攀登，龙身随之蜿
蜒缠绕，每一节皆由孔武有力的队员执
掌，默契配合间步伐整齐划一，更凭充沛
力道适配桌面高度调整。曾凡清老人谈
及过往，难掩欣喜：“1958年春节，我们与
彼时声名远播的草市龙灯队—— （对！
正是‘草市的龙灯玩转去了’俗语所指的
队伍），同台竞技比拼，最终关沮大队龙灯
队胜出。那时大伙欣喜若狂，欢呼相拥，
要知草市龙灯队在荆沙境内本就是赫赫
有名的强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二十一节绣花龙
灯传承人曾祥富，他延续陈德新的精湛工
艺，将龙灯表演难度推向新高度——登七
层方桌盘旋起舞。这一“螺丝旋顶”式高难
度动作，在民间舞龙中极为少见，挑战系数
更甚。七张方桌层层叠摞，高达数米，曾祥
富率舞龙队员伴锣鼓节拍，从底层稳步攀
升，将龙灯缓缓盘旋至桌面顶端。

老人细细描摹当时盛景：表演当日全
村人争相围观，人群围得水泄不通。龙头
在曾祥富的掌控下，稳稳地向上攀登，龙身
随之蜿蜒缠绕，每一节皆由孔武有力的队
员执掌，默契配合间步伐整齐划一，更凭充
沛力道适配桌面高度调整。待龙头登顶，
整具龙身盘旋成巨大螺旋，宛若蓄势腾飞
的巨龙，台下掌声雷动、惊呼不绝。那时春
节元宵，是关沮口最喧闹的时节，二十一节
绣花龙灯在七层方桌盘旋的身影，成了一
代关沮人最深刻的集体记忆。

行文至此，让我想起一段陈年旧事。
1987年 8月，经张辉光先生举荐，我到关
沮乡文化站任职。是年春节期间，值班乡
政府大楼，适逢关沮村龙灯队前来贺年。
清一色的红衣红灯笼裤的小伙子，腰缠黄

丝带，飞扬神采。在英武雄迈的龙灯队伍
里，我瞥见发小陆景新，从龙衣中露出一脸
憨笑。来不及打招呼，龙头便抖擞开来，金
黄色龙躯随即盘旋而动，恍若游龙。喝彩
声、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现场人头攒
动，气氛热烈，未曾与领舞人交流。

曾凡清老人清了清嗓子接着说，舞龙
灯从非一人之事，而是全村人的公共事
业。制作龙灯时，男子扎骨架、染布料，女
子绣花、缝龙衣，各司其职；表演时锣鼓队、
舞龙队、后勤队分工明确，有人抬方桌、有
人维秩序、有人燃鞭炮助兴，同心协力。这
般集体参与的模式，让龙灯文化深深扎根
乡村土壤，成为维系邻里情感、凝聚村落力
量的精神纽带。

而今，老人离开了锣鼓喧天、人潮涌动
的舞龙现场，回溯龙灯往事如数家珍。每
一位传承人的名姓、草龙扎制的工序、树果
染色的清苦气息、七层方桌龙旋的壮阔盛
景，仍镌刻于心。老人感慨：“龙灯是关沮
村的魂，只要龙灯还在舞，村子的精气神就
不会散。”这话让我深切体悟民俗文化的强
劲生命力，它不是博物馆中静止的展品，而
是活在人们记忆里、实践中、情感内的精神
财富，是乡村文化的根脉所系。百年岁月
流转，关沮村龙灯历经四代传承人更迭，从
曾天锦的草龙、陈祖荣的布龙，到陈德新的
绣花龙、曾祥富的高台龙，节数从九节增至
二十一节，材质从稻草升级为绣花布，表演
从平地舞动进阶至高台盘旋。每一次革新
皆顺应时代潮流，却始终坚守核心文化基
因——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传统文化的
坚守。

今年初冬，因田园调查之需，我再度踏
入关沮村，问及旧人旧事，才知曾凡清老人
已驾鹤西去，昔日舞龙灯的鲜活身影亦难
寻觅。乡土旧俗渐远，乡愁再无依托，心底
满是怅然。原以为那些关于龙灯的鲜活印
记，会随岁月侵蚀日渐模糊，直至踏入曾祥
富家中，目光撞见堂屋墙上悬挂的龙头，心
头骤然一震，沉寂的记忆尽数唤醒。那龙
头经岁月沉淀，无半分衰败之态，龙须依旧
柔韧舒展，指尖轻触似能抚到往昔风动；龙
眼嵌缀有神，凝眸凝望恍若藏着未尽锋芒，
旧日神采丝毫不减。凝望这尊龙头，耳畔
似又响起喧天的锣鼓声，眼前浮现二十一
节绣花龙灯盘旋腾空的盛景：曾祥富执掌
龙头稳步登高，龙身随节奏蜿蜒缠绕，七层
方桌之上，巨龙昂首舒展，五彩丝线绣就的
纹路在光影中流转，全村乡邻的喝彩声、鞭
炮声交织回荡，年节里的热闹与赤诚扑面
而来。那些未曾远去的传承故事，那些融
入民俗的信仰与期盼，从未因时光流逝褪
色。这尊静静悬挂的龙头，早已超越民俗
道具本义，是百年龙灯魂的具象承载，成为
连接过往与当下的精神纽带。

关沮村的百年龙灯，是江汉平原民俗
文化的生动缩影。它自田野走来，携稻草
芬芳、青布温润、丝线艳丽，在时代浪潮中
不断蜕变，始终坚守初心本真。它不只是
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部鲜活的乡土历史，
记录乡村变迁，承载人们的信仰与情感。
龙灯之魂，是手艺人的极致匠心，是传承者
的执着坚守，是村民们的集体记忆与文化
认同。

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当下，诸多传统民
俗渐趋消逝，而关沮村龙灯昭示我们，唯有
有人铭记、有人传承、有人热爱，这些文化
瑰宝便能永葆生机。那些关于龙灯的过往
故事，那些沉淀岁月的匠心与温情，终将永
远镌刻在关沮村的记忆里。

归来兮，百年龙灯魂！

百年龙灯魂百年龙灯魂
——田园调查手记之六·关沮村

□ 叶继程

翰墨荆楚􀃊􀁌􀁛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周成王“封熊绎于
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这就是
说，当时，楚熊绎是通过分封诸侯的爵位，建立
楚国，封地在荆山（位于今湖北南漳或保康一
带），南方蛮荒之地，赐土地方圆五十里，国都
设在丹阳。因此，研究楚文化，有必要弄清楚
中国古代爵位制度；同时，颇有趣味的是，在西
方也有爵位，它与中国古代爵位的异同，也值
得一并探讨。

先说说中国古代五等爵制的来龙去脉。
《礼记》《左传》《汉书》等大量文献，都系统记载
了周代五等爵制的等级和分封原则。比如，
《礼记·王制》记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
子、男凡五等”。确认了五等爵制。《左传》记
载：“诸侯受命于周”。说明诸侯的爵位及其世
袭，需要周天子册封。《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
志第八上》记载：“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
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进一步说明，
分封诸侯爵位为公、侯、伯、子、男五等，而封地
大小为三等，其中，公爵和侯爵百里，伯爵七十
里，子爵和男爵只有五十里。这就说明，楚熊
绎所封，为第四等爵位，称为楚子，封地只有五
十里。

西周实行分封制，主要目的是“藩屏周
室”，维护统治。通过分封诸侯，周王室能够扩
大统治范围，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确保政权稳
定。分封的对象，主要包括三类：一是王族，即
周王室同姓宗亲，比如姬姓贵族，他们被封到
各地做诸侯，建立诸侯国，以拱卫王室。二是

功臣，为周王室立下战功的异姓贵族，因功受
封，成为诸侯，享有较高的地位和权力。三是
先代贵族，即古代帝王的后代，和远氏族部落
首领，被封为诸侯，以延续先代圣贤的血脉，巩
固统治基础。楚熊绎似乎属于第二和第三类，
两种条件都沾得上边。

关于五等爵制的分封内容，主要是授民授
疆土和建立诸侯国。周王将土地和人民分封
给诸侯，诸侯在封国内，享有世袭统治权。可
在自己的封地内进行再分封，将土地和人民
分赐给卿大夫，卿大夫再将土地和人民分
赐给士。诸侯在封国内，建立诸侯国，作为
周王室藩屏。诸侯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
方面，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必须服从周天
子的命令，向周王室缴纳贡物，并派兵随从周
王作战。

五等爵制不仅代表等级尊卑，还直接关
联封地规模、军事实力、朝贡礼仪等核心权
益。比如，公爵，享有与周天子近臣同等的礼
遇，封地多为战略要地或富庶区域，军事实力
较强，朝见周天子时可享特殊礼仪，参与王室
重大决策；侯爵，承担保卫周王室、镇守边疆
的重要职责，拥有较多兵力，可在封国内设
置官吏、征收赋税，是西周藩屏周室的主力；
伯爵，封地多位于侯爵诸侯之间或边疆过渡
地带，承担联络、防御的辅助作用，军事实力
中等，需定期向周天子朝贡、述职，服从周王
室调遣；子爵，封地多在边疆或少数民族聚
居区（比如楚熊绎，封地在今湖北荆山一带，

处于南方蛮夷之地），军事实力较弱，朝贡礼
仪相对简化，需要依附邻近的大国或周王
室保护；男爵，多为大国附庸，需向宗主国

（或周天子）缴纳贡赋，服从调遣，没有独立
的军事决策权。

实际上，中国古代五等爵制并非一劳永
逸，而是不断变化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时
期，随着周王室不断衰微，诸侯实力此消彼
长，所封爵位与实际地位逐渐脱节，比如楚
国君主自称“楚王”，突破了子爵的等级限
制，但“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体系，仍然成
为后世封建王朝爵位制度的雏形。但是，通
过反复的历史演变，逐渐从分封实爵走向虚
衔化，直至清朝，彻底终结。其详细内容，本
文不予赘述。

值得一提的，也有当代权威学者和权威文
献，质疑五等爵制的真实性，他们认为，是战国
时期学者臆测春秋宗法社会，得出了五等爵制
的错误结论。这些学者和文献指出，金文里面
的诸侯称谓，没有固定等级，称谓比较混乱，所
谓公、侯、伯、子、男的等级划分并不严谨，比如
鲁国在《春秋》里称公，而彝铭中多称鲁侯；楚
国在文献中称子，彝铭中却有称公、称王的。
且金文中完全没有发现“男爵”的称谓。对此，
需要进一步考证。

非常有趣味的是，在西方也有五等爵制，
它与中国古代五等爵制有什么关系？据笔者
考证，是西方爵位（Duke，Marquess，Earl，Vis-
count，Baron），在翻译成中文时，被对应为中

国的“公、侯、伯、子、男”。这种对应关系，并不
是简单的巧合，而是 19世纪末和 20世纪初，
中国学者在翻译西方制度时，一种深思熟虑和
创造性的“格义”行为。

所谓“格义”，就是运用中国历史上已经固
有的概念，来类比和解释外来概念的一种方
法。晚清时期，中国学者和外交官，在翻译时，
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理解陌生的西方爵位
等级？于是，经过探讨，他们认为，最直接和最
有效的方法，就是借用中国人所熟知的五等爵
制，让人一目了然。结果，就出现了中国与西
方五等爵位看上去似乎一致的现象。实际上，
中国与西方五等爵制，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
之处。

对比分析，中国与西方的五等爵制，相同
点有三：一是等级性与仪式性，均以爵位标示
社会地位，配合特定礼仪；二是君主授予，均由
君主（或教宗）册封，具有权威性；三是历史的
延续性和不断变化的特征，都从实权封建体系
开始，然后逐渐虚衔化。

关于不同之处，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是两
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与制度的产物。有文献认
为，中国的五等爵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以
血缘和政治伦理为中心的、静态的行政分封
体系；西方的五等爵制，则是一个自下而上构
建的、以法律契约和军事义务为中心的、动态
的封建领主体系。前者服务于“大一统”的理
想秩序，后者则构成了一个权力分散的封建
网络。

中国古代五等爵制及其与西方爵位的异同
□ 余大中

千峰月色 五湖春光

作者 金伯兴


